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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人新作】

雷峰山山脚传来一阵悠长悠长的笛

音， 动人的笛音荡呀荡呀 ， 穿透了盛开

的桃林。 寻着余音绕呀绕 ， 就可以看到

坐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下吹笛的山谣奶

奶。 她头发已经花白 ， 皮肤却依旧透着

红润， 身着深蓝色的老布裙 ， 黑色的布

鞋显得脚更小 。 院子里落满了桃花瓣 ，

丝瓜藤爬上了古老的木架 ， 开了黄色的

花， 院门口两棵参天的松柏上偶尔传来

脆耳的鸟鸣。

两层白色的楼房矗立在平地上 ， 第

二层的阳台上一个剪着西瓜皮头发 、 穿

着蓝色条纹衫白色背带裤的小男孩趴在

栏杆上看着吹笛的老人 。 两只眼睛扑闪

扑闪， 灵动得惹人怜爱 。 小男孩叫小辛

子， 是山谣奶奶的孙子 ， 今年六岁 ， 不

喜欢和幼儿园的小朋友打交道 ， 老师问

他话， 也是抿着嘴倔强地站在一旁 。 久

而久之， 小辛子就逃学 ， 父母平常忙着

工作 ， 于是干脆开车把他送到奶奶家休

息几个月。

小辛子在爸妈口中知道奶奶很会唱

山谣， 大家都亲切称她为山谣奶奶 。 除

此之外， 奶奶爱吹笛 、 喜欢画画 ， 做的

东西也特别可口 。 奶奶居住在雷峰山

下， 门前有一大片的桃林 ， 穿过落英缤

纷 的 桃 林 才 看 见 有 零 散 的 农 家 ， 呈

“回 ” 字型对称 。 中间有田埂相连的水

田， 绿油油的 ， 种着水稻或者小菜 。 田

野上小道上长着马齿苋 ， 露着红色的蛇

莓， 泡茶用的鱼腥草 ， 田野右侧是农家

喂养的鱼池 。 阡陌交通 、 鸡犬相闻 ， 陶

渊明所谓 “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”， 大

概描述的就是此境。

小辛子一看到这位和蔼可 亲 的 奶

奶， 厌学和紧张的心情顿时就从心里跑

开了。 小辛子的房间在二楼 ， 房间里只

摆着一张简朴的木床 ， 充满着桃花的香

味， 收音机里放着吱吱呀呀的童谣 ， 一

切很是惬意。

山谣奶奶一天的工作就是 打 理 桃

林， 给门前的蔬菜浇水 、 杀虫 。 小辛子

每天早早跟着山谣奶奶 ， 拿着自己的小

铲子在一旁松土 ， 还说要开垦出自己的

一片土地种蔬菜 ， 以后就可以吃自己种

的菜， 山谣奶奶笑笑同意了 。 山谣奶奶

早晨忙完活后 ， 就随地捡了不少沾着露

水的桃花瓣 ， 加上糯米 、 鲜牛奶和椰

浆 ， 就能熬出一碗沁人心脾的桃花羹 。

坐在客厅木椅上的小辛子口水直流 ， 两

眼直愣愣的盯着厨房 ， 期待着那抹身影

早点出来。 山谣奶奶很会利用自然植物

做成不同的菜色 ， 明明一个简单的桃花

瓣， 就可以做成桃花羹 、 桃花糕 ， 最后

换季时的桃花还可以酿成桃花酒。

据说 ， 因为奶奶非常爱桃花 ， 这片

桃林是爷爷和奶奶初识时花了很大精力

移植过来的 。 开始的时候 ， 山谣奶奶对

此并不抱有很大的希望 ， 没想到在爷爷

的尽心照顾下成就了今天这番好景色 。

纯爱就是这样吧 ， 无关于太多外界的因

素。

山谣奶奶每天忙完活后就会带着小

辛子去雷峰山上去写生 。 这片山上可以

看到不同颜色的鸟儿在觅食 ， 它们自由

自在， 有时调皮地停在山谣奶奶绘画的

板子上。 偶尔还有麋鹿闯过 ， 小蛇也会

挂在树枝上 。 可这些动物并没有恶意 ，

只是静静地待在四周 ， 小辛子不由得睁

着他那双圆溜溜的眼睛看着这些 。 这块

地温顺， 充满灵气 ， 山谣奶奶说这里的

人从来不破坏这山里的规律 ， 只是到了

特定季节会上来采摘蘑菇和成熟的栗子 ，

还有拾捡一些枯树枝回去生火 。 所以 ， 动

物和人的感情很和谐 ， 它们不会躲避人 ，

亦不会主动攻击人 。 小辛子从这感受到了

与城市不一样的美好 ， 他一下子去闻闻路

边的野花， 一下去追逐树枝上的鸟儿 ， 一

下子扒扒草窝看有没有野兔子 。 谁也扯不

清繁华与朴素相较 ， 哪一个胜过一筹 ， 人

们各有各的心性便各有各的意见 。 山谣奶

奶一辈子没有领略过别处的风景 ， 将其年

华耗在雷峰山却也心满意足 。 因为心定在

这， 这就有温暖。

日子渐过 ， 小辛子还是要回学校了 ，

心中有太多的不舍 ， 还有他那未开荒完的

小土地。 他走前那晚 ， 山谣奶奶依旧如往

常一样给他唱着山谣 ， “走够了山沟走山

头 ， 看够了月亮看日头 ， 东边晴来西边

雨 ， 不知阳春还是秋……” 伴着奶奶的歌

声很快进入梦乡 ， 睡之前 ， 小辛子问 ： 小

辛子的奶奶在这里 ， 山谣奶奶啊 ， 你的奶

奶在哪里啊？ 山谣奶奶没有回答 ， 只是笑

笑。

几个月后 ， 还在上课的小辛子被妈妈

用红色的甲壳虫一如从前那样接去奶奶

家， 妈妈一路眉头紧缩 ， 神情严肃 ， 最终

口里缓慢地吐出奶奶去世的消息 。 小辛子

听到后愣了几秒 ， 便趴在窗上看车外的风

景。 那个会做桃花羹 ， 每晚会唱山谣的奶

奶不见了。

路是旧路 ， 周围的风景依旧 。 雷峰山

和那片桃林完好无损的保留在小村庄 ， 山

谣奶奶的坟在雷峰山的山脚 ， 上面经常会

有许多鸟叼来桃花瓣 。 可能它们也知道其

中的原因吧 。 大山是歌谣的摇篮 ， 山谣奶

奶， 和她的奶奶 ， 奶奶的奶奶 ， 一直在大

山的怀抱里。

悠悠青石路

尹文策

时间留给人类的尽是思念。

行走躺在山沟里面仅剩的一

段青石路上。 恍若隔世之行，思古

的幽情油然而生，似乎战马的嘶鸣

声在深谷中荡漾，官府文书马的驼

铃声在深谷中悠扬，达官贵人的马

蹄声清脆， 拉车之马的蹄声沉重，

这青石路承载着厚重的历史，这青

石路积沉着历史的底蕴。

路 ，一头连着政权 ，一头连着

民生；路，一头连着官吏，一头连着

草根。 我漫步在青石路上，历史风

云在我心中激荡。

青石板上尽是历史的流韵。

举目望去，路两旁的香樟树相

亲相牵，手挽手向过往的人们微笑

致意 ， 那花朵活像喇叭站立在路

旁，不时地向路人讲述青石路的前

世今生。 青石缝里溢出的满是历史

的浩瀚。

这青悠悠的青石路是一条不

平凡的路，是直达永州连接西南边

陲的官马大道，始建于明朝。 原来

的衡永大道是衡阳始发，途经茅洞

桥直达永州。

悠悠青石路上财源滚滚 ，“便

道生意满，东风吹水绿。 ”人们因路

而富。 因为有了青石路，南来北往

的人们涌上路来，涌现了许多口渴

求水，饥饿求食的 ，路两旁的人们

抓住这天赐的赚钱机遇，纷纷涌向

设 “塘 ”的道路两旁 ，摆设临时茶

点、饭店，晨来夜返让摊主觉得辛

劳， 日晒雨淋让摊主蒙受损失，摆

摊的人们在 “塘 ”的四周纷纷筑棚

遮风避雨，以“塘”为基础的原始小

镇也由此形成。 古之青石路，相似

如今一带一路，富庶来往者众。

世上永远没有平坦之路，衡永

官马大道离开泉湖小镇一里之遥

便进入李华亭的山脚下，巍巍壮观

的二百多级的青石石梯映入眼幂。

独花单立不显眼 ， 花众相聚喜煞

人。 远看这石级梯犹如石瀑，惊而

且奇；临近石梯 ，看到的田池相间

地修建了九口池塘和小田，特别是

池塘，从下往上，一口比一口小，从

上至下，一口比一口大，形似宝塔。

池塘的荷叶荷花 ，鱼游浅底 ，稻田

里稻花之香 ， 四季蔬菜的花香绿

润，让攀登的人们乐而不累 ，于攀

登中观景，疲劳尽去。 有的年青人

还在攀登中唱起了“南气悠悠北风

凉，生意好做路好行 ，要我回去耕

田地，茶不思来饭不香”的山歌来。

上得坡来，迎接行人的是古时

的凉亭，凉亭旁边住有人家 ，担负

着凉亭清扫和井水供应任务，昔日

的荒山野岭有了凉亭和住户也有

生气和温馨，夜半的路人还可讨个

蒿草火把照明和壮胆。

蜿蜒的青石路让人们天睛不

沾灰，下雨不脏鞋。 人们纷纷把自

己的房子建在石板路两则，不外是

大户人家和中产阶层，他们房屋别

出心裁 ， 与美丽的青石路交相辉

映，如屋名为铁铺即是一景 ，一把

“锁”式设计，堂屋两侧回廊曲折 ，

临路有围墙，进出建有雕龙走兽槽

门，气势大方，回廊上 ，悠悠自乐 ，

笑看往来千里客 ，托腮沉思 ，行人

古道浮沧桑。

有了这青石路，达官贵人历兴

衰，草根民众寻理想。 青石小道今

何在？ 尽在世人长叹中。

音 乐 课

李玉辉

阳老师端坐在讲台上 ， 微 闭 着 双

眼， 开始教歌了。

阳老师是个男老师 ， 本来我们一直

喜欢女老师教歌 ， 但他以他的多才多艺

很快就征服了我们 。 他的嗓音没有女老

师的清脆 ， 也谈不上男老师的雄浑 ， 有

时甚至还破锣一样地破了音 ， 但我们没

人在意。

他敬业 ， 每节课都认认真 真 地 教

唱 ， 当我们齐唱的时候 ， 他也不闲着 ，

就弹奏着风琴伴奏 。 风琴有节奏的和鸣

与我们单纯的少年之声相得益彰 ， 无疑

提升了我们的歌唱之美。

有时 ， 阳老师还会拿着一把二胡或

一支唢呐走进教室。

唢呐声高亢响亮 ， 当它响起来的时

候 ， 我感觉到教室四周的墙壁微微颤

动， 我们的耳膜也在颤动 ， 整个教室仿

佛合成了一支巨大的唢呐。

二胡则恰恰相反 ， 它清幽 、 哀怨 ，

声音绵延丝丝入扣 ， 它所传达的多是凄

凉。 它带着我们的心轻悠悠 、 慢悠悠地

颤动。 当然 ， 它也刺激我们的泪腺 ， 琴

声悠悠， 一片清泪纷纷。

我自小对乐器十分熟悉 。 这是来自

乡土的熏陶 ， 我的长辈们大都通晓这

些。 二胡和唢呐就如同太阳和月亮 ， 总

要在我的生活里交替出现。

“让我们荡起双桨 ， 小船儿推开波

浪……” 阳老师唱一句， 我们跟着唱一

句 。 阳老师唱的时候 ， 我们认真地听

着， 我们齐唱的时候 ， 阳老师用风琴弹

奏。 教室里洒满和谐幸福的快乐因子。

大家都在这首歌曲里找到了快乐和

幸福， 还在阳老师恰到好处的伴奏里找

到了自信和骄傲。

可是， 我却例外。

此时 ， 我正手捧一本武侠小说 ， 旁

若无人地沉醉其中。

阳老师的眼光有几次朝我 这 边 张

望， 但他什么也没说。

小说最后一节的阅读终于在这节音乐

课上圆满完成 ， 而歌也终于教完 。 大家齐

唱了三遍后， 阳老师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我合上书本后 ， 完整地听了大家最后

一遍的齐唱 ， 优美的旋律 ， 温馨的画面 ，

齐整好听的少年音 ， 居然是一首这么好听

的歌！ 我突然觉得无比后悔 ， 我呆呆地看

着周围 ， 他们在那里意犹未尽地小声哼

唱， 脸上流露的是收获后的满足 ， 满足中

的喜不自胜 。 就像一起去一个果园摘果

子， 我因追逐一只蝴蝶 ， 穷追不舍了很久

而忘记了此行的目的 ， 最后大家都提着满

满一篮子的果子回去了 ， 果园里也因此被

抢摘一空， 而我， 才想起来时的任务。

那本看完的武侠小说 ， 写了一些什

么， 我早就忘记了 ， 连书名都已没有丝毫

的印象 。 而这首我至今都未能学会的歌 ，

它的名字， 它美丽的旋律 ， 此后的岁月里

却时时在我的耳边唱响。


